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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道教科技的讨论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关注，这些讨论对于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传统科学思

想的理解是非常有益的。透过目前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具体而

言，学界对道教科技的理解仍然存在着问题，这需要在阅读经典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探讨道教科技的深

层结构。其中，对具体人物的研究必须被提上重要的日程，如对唐朝著名学者李淳风思想的研究，我们

就需要厘清其中的问题及其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以便真正澄清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当代

发展的语境。鉴于有些问题我已在其他论文做过一些分析［1］，这里我仅在前有讨论的基础上就道教与

科技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

一

道教科技的研究离不开对具体人物的探讨。李淳风是唐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所取得的科

技成就斐然。在天文学方面，他编撰了精密的历法《麟德历》; 改进了天文浑仪，成为后世天文浑仪仿

造的对象; 此外他还编著了《晋书·天文志》，此书被李约瑟誉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2］对后世天文

学发展影响深远。在数学方面，他运用二次等间距内插法完成 《麟德历》中的有关天文计算; 他注释

的《算经十书》，对于保存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具有积极的意义，成为当时数学教育的教科书。在地理学

方面，他是世界上最早给风力定级的人。李淳风还是一个道家人物，他不是出家道士，而是道士之子，

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道教学者。他的父亲李播曾出家为道士，据 《新唐书》记载: “李淳风，岐州雍

人。父播，仕隋高唐尉，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以论撰自见。”［3］可以说李淳风是出身于道士之家的。
受父亲的影响，李淳风对阴阳五行有很深的造诣，“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4］李淳风深谙占星学，他

所撰写的《乙巳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所以李淳风是一位 ‘道家人物’，后世道教甚至将他排入

道教的神仙谱系之中。”［5］

李淳风是一位复杂人物。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道教学者，李淳风之所以 “复

杂”，是因为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相互交错性。一方面，他具有道教信仰，撰写了许多表达信仰的论

著; 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古代科学家，在科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尤其在数学方面更有突出贡

献。在他身上，体现了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以李淳风为案例，分析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

动，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道教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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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从李淳风身上看出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呢? 李淳风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交错互动，

体现在哪里呢? 这些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佐证。

第一，李淳风的道教思想表达包含着丰富的数学内容。根据 《旧唐书》卷七十九等文献记载，李

淳风的确当过道士，是一个具有道教信仰的学者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作为一个具有独到理论造诣和阅

历丰富的学者，李淳风留下了丰富的道教学著述，唐宋以来的历史文献也多引述李淳风的道教学言论。

现存《正统道藏》中，收有李淳风注《金锁流珠引》一书。［6］该书 29 卷，有图有符，书首说明了该书

书名的来由: “叙其前圣后圣金口所传，金箓玉图流珠示引。次用前后，合行用，依科排比篇名，一一

图分，析其秘要内决，引入其大道之门。”所谓“金锁”，“本说锁魂炼魄，求生去死之法; 本说坚身如

金，留神系锁。”“流珠是北斗九星也。人以修行步纲，故曰‘流转随珠’”。该书篇名之长，法术之多，

堪称唐代及以前道教星术汇集。这部著作以修真养性、拘魂炼魄为旨趣，涉及道教法术、科仪等诸多方

面。作者在论述时借助了古代天文、历法等多学科知识，而这些体系又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例如该书卷

二论“禹步”时说: “甲子等金命人，以丙午、丁巳为司命。木人以庚申、辛酉为司命，水人以戊辰、

己未为司命，火人以壬子、癸亥为司命，土人以甲寅、乙卯为司命，修行用。”［7］

所谓“禹步”又叫做“步罡踏斗”，这就是依照北斗七星的位置，运用特殊的步法，以形成一定的

空间方位阵势。既然有空间方位，也就有几何数学的计算，古时候以干支交合方式来计算时间，也计算

空间长度。从程序上看，这种计算虽然只是十二地支与十天干的组合排列，本来不是很复杂，但一经引

入了二十八星宿、北斗七星的空间对应，就增添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这就是说，步罡踏斗并非单纯的形

体操作技术，而是建立在对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知识体系基础上的一种运作方式。李淳风的注释，除了

运用几何数学知识之外，还把步罡踏斗的技术操作与道教的延年益寿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时空数学问题

与生命修养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其中所谓丙午、丁巳、庚申、辛酉、戊辰、己未、壬子、癸亥、甲

寅、乙卯，皆为六十甲子，而金命、木命、水命、火命、土命，表示人生不同的 “命格”。所谓 “司

命”也就是掌管生命的神明。在道教中，有六十甲子之神，也称作 “六十太岁神”。照道教看来，不同

命格的人，所临之“司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对应的时空不同。步罡踏斗的目的在于通过具

有几何数学内涵的特殊脚印符号来达到 “去煞、避冲、求和”的目的，一套步罡踏斗程序实际上体现

了数学运算与道教生命思想的交融，这种交融促使了道教进一步发展以天干地支为基本符号的数学运

算，而数学运算反过来又使得步罡踏斗的仪式更加严密。这虽然仅是一个小小的例证，但已经反映了李

淳风的学术论著中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密切关联和相互促进。

第二，李淳风关于数学应用的论说潜藏着复杂的道教思想因素。鉴于当时的社会需要，李淳风一生

潜心研究数学问题，并且将所得理论应用于占卜实践之中。他曾经根据长期的考察与推算，撰写 《乙

巳占》一书。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著录，该书凡十卷; 此外，李淳风尚有 《乙巳占略例》十

五卷，《观象玩占》五十卷等。大体上看，这些属于星相学著作，但在具体行文中则处处可见数学思想

方法的应用。例如《乙巳占·天数第二》论“浑天”时即指出: 浑天者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

十二分度之百四十五半。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

亦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 绕南极七十二

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 赤道横络，谓之中规。”［8］

这里论及“周天”、“南极”、“北极”、“上规”、“下规”、“中规”都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有

具体数字的，说明作者不仅依照仪器而认真观察，而且进行了严格计算。再如该书的 《日占第四》中

所说: “上元乙巳之岁，十一月朔，甲子冬至夜半，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俱起北方虚宿之中，合

朔冬至已来，至今大唐贞观三年己丑之岁，积七万九千二百四十五年算上矣。日行一度，即是日法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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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四十分，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三百二十八，每岁不周天十三分矣。”［9］

这段文字以“冬至”为讨论的切入点，结合二十八星宿问题，推算年岁演进，不仅指出 “冬至”

的日月特征，而且延及于唐代贞观，算出了所经年份总数，颇为精巧。像这样的描述在整部 《乙巳占》

中几乎随处可见。

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稽考，就会发现， 《乙巳占》在运用数学思想方法描述天地日月星宿的时

候，也不时地提出警诫，尤其对于统治者更有诚恳的劝告。例如《修德第十九》中说: “夫修德者，变

恶从善，改乱为治之谓也。上天垂象，见其吉凶、谴告之义。人君见机变，斋戒洗心，修政以道，顺天

之教也。夫 人 君 顺 天 者，子 从 父 之 教 也。见 灾 而 不 修 德 者，逆 父 之 命 也。顺 天 为 明 君，顺 父 为

孝子。”［10］

修德的说法由来已久，早期的道家、儒家经典都有许多关于 “修德”的论述。道教产生之后，对

“修德”问题更是予以强调。从《太平经》到葛洪《抱朴子》，从陶弘景的《真诰》到孙思邈的 《千金

翼方》都对修德高度重视。在这方面，李淳风正是秉承了道教的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在他运用数学思

维描述各种天象的时候也充分注意修德问题。不论李淳风的预测是否准确，他的占卜著述的确表现了数

学思想方法与道教劝善思想的贯通。

二

李淳风的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交错互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思想根源与社会文化背

景的。

第一，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交错互动是儒家经学发展变迁的一种回音。从表面看来，讨论李淳风的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互动，这似乎与儒家没有关系，但若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视野予以观察，就会发

现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发端来看，儒家经学早在先秦即已形成，《诗》、《书》、《礼》、《易》、《春

秋》授受不绝。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强大，儒家经学也日渐勃兴，早在西汉即有 “五经

博士”。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儒家经学逐步谶纬化，时有 《尚书中候》﹑ 《尚书洛罪极》﹑ 《尚书

五行传》﹑《尚书考灵曜》、《诗推度灾》﹑ 《诗汜历枢》﹑ 《诗含神务》﹑ 《孝经勾命诀》﹑ 《孝

经援神契》等书流行。汉末，郗萌又集图纬谶杂占五十篇，为《春秋灾异》。这些谶纬之书虽然看起来

显得荒诞不经，但却包含许多天文、历法以及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而此类知识往往又有一定的数学基

础。例如《尚书考灵曜》说: “天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以圆覆，地以方载”。

对此，郑康成注曰: “天者纯阳、清明、无形，圣人则之，制璇玑玉衡，以度其象。”张衡 《灵宪》

谓: “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二亿一万六千二百五十里，悬天之晷，薄地之仪，皆千里而差一寸。”郑

康成与张衡的论述从不同侧面诠释了 《尚书考灵曜》关于天地之间 “八万里”的说法。不论此等描述

是否准确，都反映了作者运用数学知识的自觉精神。

由于谶纬经学包含着大量的数学知识，后来的占卜家大多乐于继承发挥，李淳风就是继承儒家谶纬

经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不时地可以读到引述谶纬经学的言论。在 《乙巳占·

天占第三》中，李淳风列举了一个书单，其中就包括了儒家谶纬经学方面的不少著作，例如 《易纬》、
《尚书纬》、《诗纬》等。正是这种谶纬化的儒家经学的推动，李淳风在吸纳多方面文化因素前提下，进

行新的创造，为其道教思想构建与数学思想方法发挥，提供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经学不仅经历了谶纬化过程，而且在其发展中不断与道家思想发生碰撞，乃至

相互交融。这种文化环境也为李淳风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造就了温床。

魏晋开始，玄学勃兴。学者们以《易》、《老》、《庄》为 “三玄”。时有郭象、王弼等人高举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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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一方面对“三玄”的思想体系进行新的解读，另一方面则把道家思想贯通于儒家经学的诠释之

中。例如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均以道家思想

为主导。而其他诸多学者也具有此等思想倾向。这种 “以道通儒”的经学不仅改变了两汉时期的所谓

“家法”，而且大大扩展了学术视野。我们知道，原先的儒家经学更多的是关注社会人生问题，而道家

则遵循“观天道以推人事”的思维方式，比较注重宇宙自然的观察与思考，不论是先秦时期的 《老

子》、《列子》、《庄子》，还是秦汉以来的 《淮南子》，都有这种思想特点。这种眼界的开阔，不仅导致

了后来儒家经学更多地包容宇宙自然方面的内容，而且推动了相关的数学问题探讨。像 《周易》涉及

的筮法问题、“三礼”涉及的神坛与星宿对应问题、《诗经》所涉上古时期的 “日食”时刻问题等等，

都引起了学者们极大兴趣，这些方面的探讨都离不开数学运算，离不开数学思想方法的指导。这种风气

直接浸染了李淳风，所以他的著述往往引述儒家经书以及史书涉及的天文历法问题，并且运用数学方法

予以推算，形成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在《乙巳占·天数第二》就对 《周礼》关于 “夏至之景，尺有五

寸，谓之地中”做出新的解释，他在罗列了郑玄、王藩的旧解之后，又根据自己制作的仪器所测的结

果，做出说明，他指出: “黄道与日相随而交，据今贞观三年乙丑岁，则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夏至在井

十五度，春分日在奎七度，秋分日在轸十五度，每六十年余差一度矣。淳风今略陈新法，以考天数及浑

仪交道等法如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及分纵横斜侧皆定耳，更无盈缩。先以铜铁为环卷六枚，两两

合，周径二小四大。大者适容其五枚，各均赋三百六十五度及分。”［11］

李淳风既稽考经学记载，又运用仪器测量，然后进行数学描述，体现了作为一个道教科学家的实事

求是态度。

第二，李淳风的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交错互动也是道教文化传统延续的一种结果。

道教自汉末产生以来，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众所周知，道教的基本宗旨是延年益寿、

羽化登仙。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认识人自己，而且必须探究宏观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因为修炼

成仙既是个体的目标，也是道教的远大社会目标，所以道教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就必须有宏大的视野。

基于文化教育的需要，道教从一开始就重视经典教育。最初，主要是以老子 《道德经》作为教本，

后来就不断引入了诸子百家的经典文献。像《列子》、《庄子》、《鹖冠子》、《淮南子》等一系列文献都

进入《道藏》之中。在被道教奉为经典的这些道家著作中，有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重视对自然现象

的观察与探讨，并且注意运用数学理论与方法来解释许多现象，蕴藏着深邃的数学思想智慧。例如

《淮南子·天文训》中即有一段关于“岁星”的数学描述: “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

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

度之七，十二岁而周。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

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岁镇行一宿，当居而弗居，其国亡

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

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与荧惑晨出东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

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 当入而

不入，当出而不出，天下兴兵。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效东井、

舆鬼，以八月秋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

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 四时不出，天下大饥。”

这段话中的“太阴”又称“岁阴”、“太岁”，是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与岁星相应的星名。岁星 ( 木

星) 大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所以古人将黄道附近周天划为十二等分，用十二辰表示其运行的状态; 但岁

星的运行方向与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方向相反，也就是由西向动运转。为了方便操作，古人设想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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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星，假定其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当岁星与太岁的初始位置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从任何一年岁星

的位置推导出太岁所在的辰位，故而可以用十二辰来纪年。《淮南子·天文训》正是按照这种推导做出如

上描述的，从中我们看到了数学运算的具体应用，而这种应用又是与天体观察经验相结合的，体现了道家

学派的科学态度与运用数学方法的娴熟技巧。像这样的文化现象在道家学派典籍中是很多的，此等文化传

统对后来的道教产生了巨大影响。李淳风作为一个饱学之士，对此等文化传统势必有所继承。

道教不仅延续道家原有的经典作为其思想体系建设的基础，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作了数以

万计的经籍。在道教门人自创的经籍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数学方法的运作、数学知识的应用和发挥。

例如早期道教的《太平经》即包含了这方面的丰富内容。例如该书卷五十六有关 “应天理”的论述就

是一个例证: “岁月相推，神通更始，何有极时。星数之度，各有其理……，皆知吉凶所起，故置历

纪。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满分数，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迟快，

参分新故，各令可知，不失分铢。各置其月，二十四气前后，箭各七八，气有长日，亦复七八，以用出

入，祠天神地祇，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脱之为不应，坐罪非一。故使昼夜有分，随日长短，百刻

为期，不得有差。”［12］这段话虽然没有进行具体详细的推算，但却强调数学运算的准确性，体现了道门

中人严谨的态度和对社会的负责任精神。

除了像《太平经》这样对天文历算的原则性说明之外，在道教中还有许多经典介绍具体的运算技

巧，例如《通占大象历星经》、《灵台经》、《秤星灵台秘要经》、《灵宝六丁秘法》、《黄帝太一八门入式

诀》、《黄帝太乙八门逆顺生死诀》等都是通过计算来阐明某种道教哲理。由此可见，在道教中，重视

天文历算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道教之所以重视天文历算，是因为此等知识可以为其救己度人服务。

李淳风作为一个道士当然深明这种思想宗旨，所以继承发挥以往道教 “以数明理”的思想传统，这是

很自然的事。

第三，李淳风的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交错互动，这与初唐道教的地位以及社会发展需求也是分不

开的。

唐代社会，道教与皇朝关系密切。唐高祖李渊起兵的时候，即得到道士的支持。唐代隋而立，唐高

祖李渊追认老子为远祖，采取了崇道政策，颁示诏书，以为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

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这为其“崇道”国策定下了基调，从而保证了道教组织发展的合法

性。基于“崇道”国策，唐初皇帝大力扶植道教，在羊角山建造老君庙，在终南山修建 “宗圣宫”，为

道教发展提供了政策与物质支持。与此同时，唐初朝廷对道教的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许多道士受到朝

廷重用，例如魏征甚至成为宰相，掌握了朝廷的核心权力。李淳风也是受到朝廷重用的一个著名道士，

曾入太史局，曾任职秦王府记室参军、太史局将仕郎、承务部、太常博士、太史承、太史令、皇帝秘阁

郎中。与此同时，唐初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与文化建设，各种工程技术也有很大发展，天象观察、历法

推算、宫殿建筑等等，都需要数学人才。李淳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人才。社会大环境

促使他树立了道教信仰，并且因为这种信仰而有可能更加方便地进行天象观察、开展数学教育与数学研

究，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

在历史上，李淳风是影响颇大的。查阅古代文献，我们会看到，引述李淳风言论的典籍相当不少。

这些文献历经唐代至清朝各朝代，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真可谓影响遍及中国文献的任何一个领域。

近代以来，由于战乱等原因，人们对李淳风的关注度降低了。直到上一世纪，学术界才注意到李淳

风。在一些道教研究专著中，讨论了李淳风的出身、道家归属等问题，如任继愈主编的 《中国道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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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的第七章《唐代道教与政治》，祝亚平的 《道家文化与科学》 ( 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1995) 的第二章 《道家的科学活动》，卿希泰主编的 《中国道教史》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第五章《道教在隋至盛唐时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盖建民著 《道教科学思想发凡》 (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5) 第三章《以术演道———道教术数与传统数学思想》等均确认其道教归属。

关于李淳风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专著出版。而就论文部分而言，探讨李淳风数学成就具有代表性的

有: 曲安京的《李淳风等人盖天说日高公式修正案研究》［13］、刘钝的 《关于李淳风斜面重差术的几个

问题》［14］、陈玲的《李淳风数学功绩简论》［15］; 探讨其天文学成就具代表性的有曾昭磐的 《唐代天文

数学家李淳风的科学成就》［16］、刘金沂的《李淳风的〈历象志〉和〈乙巳元历〉》［17］、关增建的 《李淳

风及其〈乙巳占〉的科学贡献》［18］。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李淳风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仅停留在对

他的科技成就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成就的阐述上，尚未涉及他的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互动关系问题。

从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互动角度来研究李淳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了解唐代以来道教思想发展的历史面貌。

唐代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长期以来，学术界花费了不少人力探讨唐代道教组织派别、道经

编纂、教理教义、文学艺术等，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李淳风的文化贡献尚缺乏

全面了解，对其师承渊源、主要著作的思想内涵等更有待考察。李淳风受其父的影响，“幼纂斯文，颇

经研习”，［19］他相信“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20］故于天文、星占情有独钟，擅长筮卦命相算断

吉凶，清郎廷极《胜饮编》卷十六曾记载他预言北斗七星饮酒: “唐太宗时，李淳风奏曰: ‘北斗七星

当化为人，明日至西京市饮酒。’帝使人候之。有胡僧七人，自金光门至西京酒肆饮酒。使者宣敕，七

人笑曰: ‘此必淳风小儿言也。’忽不见。”李淳风著有道教经典名著 《太上赤文洞神三篆注》《金锁流

珠引》等，他精通易学，曾著《周易玄义》三卷，宋郑樵的 《通志》艺文略予以著录，但可惜的是现

已亡佚。幸而清马国翰从《火珠林》辑其 《八卦六位图》，载于 《玉函山房辑佚丛书》中，从中可以

看出李淳风具有深厚的道教思想内涵。李淳风的星占学名著 《乙巳占》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星占学说，

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对于唐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由于李淳风是一个在道教文化方面有较大建树并且在数学方面有很高成就的道士，如果我们对李淳

风缺乏研究，势必不能很好地把握整个唐代道教的思想发展状况。因此，研究李淳风道教思想与数学思

想互动，这是有特殊意义的。

第二，有助于对中国科技思想史的全面正确把握。

在以往的中国科技研究领域，由于人们对宗教问题存在错误看法，常常忽略宗教科学家在历史上做

出的贡献，如果涉及宗教科学家，在许多情况下往往也缺乏公正评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李淳风的科

学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李淳风对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在自己制订的 《麟

德历》中应用当时先进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方法的地方共有五处，他应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

新测得的 24 节气晷长表，充实了每日日中晷长计算法，对后世历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淳风注释了包

括《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

术》、《缀术》、《缉古算经》和《夏侯阳算经》等在内的《算经十书》，成为国子监算学馆的主要教材，

功绩甚大，“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了”。［21］李淳风的工作再加上唐初政府对

算学教育的提倡和重视，使得宋代的算学得以大放异彩，连同时代的西方算学都黯然失色。甚至可以

说，要不是有李淳风的注释，便不会有北宋初年的刊刻，那么算学知识的普及所造成的中算黄金时代的

降临就将推迟。

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研究李淳风。对其留存下来的著作进行全面研读和评估。探讨李淳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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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关联，实际上开辟了从文化史角度研究中国数学史的新视角，另一方面，也拓

宽了从科学史的角度研究宗教学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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